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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佳
玻璃心

前　言

捐献那么难？

我一直有两个心愿，一是将自己的血液信息存入中
华造血干细胞库，如果有人需要我捐献骨髓，可以找到
这世上与他的干细胞最相似的我。另一个心愿是签一
份器官捐献书，在死后将自己的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
成年之前条件还不成熟，成年以后好不容易有机会

去做这两件事，问题又来了。
首先，大陆地区存在中华造血干细胞库的城市很

少，我所在的城市就没有。据说建设一个造血干细胞库
需要巨大经济投资，能承担得起这份投资的城市少之又
少，如果我想将自己的血液信息存入库中，必须去那几
个城市。
其次，听闻我要捐献自己的器官，猪同志坚决不同

意。
这是我怎么也没想到的。他先是以我爸妈做挡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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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没想到我爸妈狂开明，觉得捐献器官纯粹是我个人
行为，既然我有这方面的意愿，那么在死后能将自己的
一部分遗留在人间也未尝不可。
爸妈这一关不构成阻力，猪同志索性自行设置障

碍，他罗列了一大堆的理由，最后竟然搬出：如果你签署
器官捐献书，那么一旦你脑死亡（也就是俗称的植物
人），院方会结束你的生命，让人正式死亡，然后把你的
器官拿给别人使用。
他所说的是真是假，我无从考证，因为我连找个人

询问一下的机会都没有。表哥是医生，问了他一大堆，
他只能告诉我：捐献器官是一件很复杂，准确说是很麻
烦的过程，让我做好思想准备。
事实证明，我的准备还不够充分。我先是给当地的

红十字会打了电话，没等我问他，电话那头先问了我一
大通，就差没直接询问：你是不是得了不治之症，不久于
世啦？

待我终于解释清楚，他又啰里啰嗦跟我说了一大堆
有的没的，听来听去，我听到最多的有两个字———“公
证”！又要找来亲人，又要拖来朋友，末了对方还冷冰冰
地告诉我，一切费用自理。
原本我是出于善意，希望能为需要的人做点贡献。
可，捐献怎么就那么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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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　子

“成、成、成……”
急促的呼唤轻而浅，盖不过匆忙的脚步声。推车上

的病人脸色苍白，眼见着已被推到生死瞬间。
手术室的门关上的那一刻，医院的门外围起了大堆

大堆的人潮。
“那不是成晔嘛！”
“真的是他嗳！”
女声此起彼伏，一浪接着一浪将呼唤声推向高潮，

这就是偶像的魅力，无与伦比的明星效应。
换作平时成晔会尽其所能满足乐迷的要求，今天是

断断不能了。有人在等着他，在这扇白色的大门后等着
他。
推开众人，他不理会明天的娱乐新闻会如何评价他

粗鲁无理的举动。“琉璃！琉璃！”逮到一位穿白大褂，
他抓住了就不打算松手，“医生，是不是有位出车祸的女
生被送进了手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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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每天进进出出这么多人，谁知道哪个是出车祸
的女生，哪个又是他要找的人？
心急如焚的成晔甩开医生，像只无头苍蝇到处乱

窜，“琉璃！琉璃———”
“先生，请保持安静……成晔？”手术室里走出一位

护士，迎头见是流行音乐界的成晔，顿时换上倾慕的目
光，“您来看病啊？您生病了吗？”

“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出车祸被送到这里来的女士？
她叫琉璃，大概三十分钟以前她出了车祸，好像伤得很
重，被送到了这里。她在手术室对吗？她怎么样了？你
别光看着我，你说话啊！”
护士明显被他烦躁的情绪吓到了，职业操守暂时性

丧失，她喃喃念着：“那位小姐就是报纸上登载的那个跟
你有关系的琉璃啊？”

“谁问你这些了，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理智要他
冷静下来，心情却让不好的念头此起彼伏，他快被自己
击垮了———琉璃，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除非你想让我
一辈子内疚，永远地离开乐坛，否则我不允许你有事。
如果老天能被他的命令威吓住，也许琉璃根本不会

出车祸。
“我……我刚刚……刚刚出来的时候，她快不行

了。”
什么叫快不行了？他不懂，他不懂昨天还望着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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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的琉璃，为什么一夜之间就不行了？
他不信！

他不信也不行，手术主刀的大夫郑重地告诉他：“您
是病人的朋友吧？我非常遗憾地告诉你，病人在几分钟
前已经脑死亡，并且没有复苏的可能。望您节哀！”
死了？琉璃就这样死了？那个如仙女般吹着长笛，

与他的钢琴声合二为一的女子竟然就这样飘然而去？

等不到他的反应，见惯了生死的医生不愿再等下
去，他们需要救助的是生不是死，在挽救生命的前一刻，
医生按照惯例告诉这位死者的朋友。

“我们发现她的遗物中有一份器官捐献书，根据她
的遗愿，我们将移植她的器官给需要的病人。”
他听不听得见已不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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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瘦弱的女生匆匆地向前赶，长腿男生紧紧地跟在后

面，追过一条街，又走过两排店铺，男生的手里始终握着
一张碟，“江南，我不骗你，这盘ＣＤ真的很好听，你听听
看！听听看就知道了。”

“我不要，你别烦我了，我才不要听什么ＣＤ呢！”她
已经快气死了，哪里还有心情听ＣＤ？
她承认比起一班高一的新同学，她的确奇特了些，

可也没必要拿她的年龄大做文章吧！她不就比寻常孩

子大个两岁嘛！十八岁读高一，有什么好奇怪的？
知道她不开心，大黄更是吵吵着非跟在她身后不

可，“别生气！你别生气嘛！我也比那帮小鬼大一岁啊！
有什么办法？去年考高中没考上这所重点，我爹妈非要
我复读一年，不考上重点高中誓不罢休。如果我今年还
没考上，说不定要继续复读，那不就跟你一般大了嘛！”
以为她跟他一样，是为了上重点，不停地重复劳动

呢？有没有搞错？以她的聪明才智，需要这么痛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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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试生死线上吗？

她病了两年还不是照样考取了重点高中，有什么难
的？最可气的就是那帮同学全都将她当成复读又复读

的三重门老生，她最受不了刁家异样的目光。真不明白
大黄怎么忍受得了的？

“其实也没什么。”大黄想得开，“他们也没有恶意，
只不过觉得你跟他们不同，所以眼神不大对就是了。你
就这么想，你比他们大那么多，还跟小孩子计较什么？”
这样想，她———更难过了。
甩开胳膊，江南脚下的步伐又快了许多，“我不上

了，这个学我不上了，这总行了吧？”以前生病的时候最
大的梦想就是能跟普通孩子一样去学校上课，跟一帮朋
友瞎玩。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个机会，她才发现梦想和现
实永远不是统一的色彩。
走过这条街，她看也不看就要冲过马路，大黄眼见

着前方来了一辆大客车，猛地抓住她，避免她真的因死
亡而再也无法上学，“你小心一点！”

“你没事干抓我干什么？”她娇嗔，“我不要你管我，
你不要再跟着我，烦死了。我们俩又不熟，不过是做了
几天的同学而已，你是谁，我又不认识你，你少来……”
痛！江南捂着心脏的位置想要找个东西依靠———

避开有着宽厚胸膛，看上去稳重又安全的大黄，她选择
瘦不啦叽、硬邦邦，而且毫无弹性的电线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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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不过一根电线杆的大黄像只大黄狗似的围着她

转悠，“你……你没事吧？我看你脸色似乎不太好的样
子，你真的没事吧？你不要吓我哦！你要是有事，你就
说，我不会介意你刚刚嫌我烦的那段，我还是会好好照
顾你的———助人为快乐之本嘛！你说是不是？”
他光瞧她的脸色瞧不出她已经“有事”了吗？啰里

啰嗦说了这么一大通，他是存心报复她刚刚嫌他烦的那
段吗？

“药！包里有药！”她断断续续说着，手指着藏有她
救命药的书包。
大黄虽驽钝了一些，但也不至于拿别人的生命冒

险，翻开她的书包，他嘴里还嘀咕着：“不是我要翻你书
包的哦！是你让我翻的，所以万一翻到什么不该翻的东
西也不是我的错……这包就是卫生棉啊？我还从来没
见过呢！卫生棉是棉花吗？我可不可以拆开一个看看？

我又不用，不会浪费的，你相信我吧！”
天！让她的心这一刻就停止跳动吧，她不活了啦！
“你果然是女生唉！书包里居然还放着小镜子，要

是我的书包里放着一面小镜子绝对会被我妈把耳朵揪

成驴耳朵———我妈很暴力的，我爸不听她的话，她直接
用板凳砸过去，害得我爸这些年身体的灵敏度直线提
高。所以我爸经常跟我说，以后要娶老婆一定要娶个温
顺的，太凶的老婆不能要，要了会死人的。”

·８·



大黄还在翻着她的书包，一层接一层，虽然他的好
奇心尚未得到满足，但他绝对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是寻
找一个小药瓶，“你别苦着一张脸啊！你以为我跟你七
扯八扯是扯得好玩呢？我这叫心理疗法，分散你的注意
力，这样你就不疼了———现在不疼了吧？”
下一刻———
“哎哟喂！”大黄惨叫一声，显然他没有他爸的灵敏

度，别说是板凳，连一块小小的砖头都闪躲不及。抱着
头，他用期期艾艾的眸光询问江南：“我好心帮你找药，
你为什么砸我？”
帮她找药？“那药找到……没有啊？”她捂着疼痛的

心口，一口气没接上来她这些年所受的苦可就白捱了。
瞧她痛苦的样子，大黄加快了寻找的速度，他就快

连她带的卫生棉都拆开来寻找了，可还是一无所获，“就
找到这个！”
一颗玻璃心。
她记起来了，妈妈怕她忘记带药，所以就买了这颗

玻璃心给她。心的中间是空的，平时把她的药放进去，
意味着药使她有颗充实的心。她因为喜欢这颗玻璃心，
所以终日带在身边，也就不会忘了在必要的时候吃药。
手术之后，她自认身体已经痊愈，跟平常孩子没什

么两样，背着妈妈偷偷将药从玻璃心里取了出来。本以
为，从此以后玻璃心是纯洁的心，不需要其他东西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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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她的一颗心竟要毁在这颗空洞的玻璃心中！

完了！心痛越来越频繁，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支持多
久。
好不甘心啊！本以为手术之后她与常人无异，可为

什么还会这么痛苦呢？她如果就这样死了，她做鬼也不
会甘心的。她的心脏早在两年前就停止跳动了，这一
停，停的又是谁的心？
心，绷到了最紧的那一瞬间，紧得她透不过气来。

以为自己要再度体会心停止跳动的声音，那一刻她却听
到了非同寻常的韵律。
那是钢琴和着笛子的声音，说是笛子又不太准确，

她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听过那种声音，心底里却有一种熟
悉的感觉。
慢慢地品味那合而为一的旋律，她的心渐渐地安静

了下来，像是婴孩找到了母亲的怀抱，安稳地睡去，不再
吵闹，她的心也再度有了归属吗？
奇迹般的，江南竟从心痛中站了起来，向着那属于

她的旋律慢慢靠近。
大黄不知所措地望着她，捧着那颗被她遗落的玻璃

心跟在了她的身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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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捉到了那段旋律，那是一家琴行，她走进去，立
刻见到了让她的心涌起熟悉感的乐器。
她更加确信那不是笛子的声音———它的表面有着

金属的光泽，吹出来的声音却柔软而回环，握着它的女
士见到她顿时停了下来，询问的目光不似招呼客人，更
像是发现了一只流浪猫。
笛子的声音已然停下，钢琴却依旧叮咚作响，这两

道声音不是合在一起的吗？为什么会一停一走地维持

着现状？

江南呆呆地站在原地，脸对着钢琴声传来的方向。
心告诉她：挪开你的脸，别看着自己不该看的东西。
她照做了，因为不想在一天内二度体验心痛的感

觉。
空下来的眼没有闲置，它们迅速搜索到挂在墙上那

些银光闪闪、金光亮亮的金属物质。
“那是长笛。”一位长发女子向江南走来，她黑色卷

曲的发让江南想到海底的女巫，连她不断张合的唇角都
像是感染了魔力，她告诉江南，“我是这家琴行的店主，
你可以叫我珊瑚，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她就是刚刚演奏这种乐器的女子吗？江南着魔般

地望着她，看着她会说话的眼睛。江南的好奇让珊瑚忍
不住要多说点什么，她开口了，不像是主人对客人的乐
器推介，完全是类似音乐教学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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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音乐可以像美术一样用冷暖色调来标识，那
么长笛的色调就是冷的。它的音色清新而透彻，能触摸
到人类灵魂的最深处。”
这段话是珊瑚学长笛的时候，她的老师教给她的，

现在她对每一个前来观赏长笛的客人都会重复。她像
一个老太婆，每每面对长笛都会回忆起初学这门乐器的
种种，时间久了，连她也记不清哪些话是她的老师教她
的，哪些是她自己说的。
江南不想学习任何乐理知识，她只是秉承着好奇和

那份说不清的熟悉望着挂在墙上的长笛，“我可以摸摸
它吗？”
没等珊瑚答应，江南的手已经触摸上去了，她摸着

它银色的表面，仿佛抚摩着失传已久的心爱之物，舍不
得停下来。
大黄原本还乖乖地站在店门口等她，瞧她这副莫名

其妙的样子，生怕她的病从心脏移到脑子里，赶紧上前
拉下她的手，笑嘻嘻地跟珊瑚打招呼：“我们只是随便看
看！随便看看而已！”不随便看看还能怎样？江南触摸
的这根管子标价居然八十多万，这是人吹的东西吗？
被大黄拉了下来，江南有些不甘愿，手不能摸，她的

眼还可怜兮兮地望着那支长笛，满脸留恋的样子。
“你喜欢这支长笛？”
什么时候这间店铺里多出一张满脸胡子的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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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出神地望着他点了点头，“嗯！我觉得它很漂亮，而
且……”她不知道该不该说出心底的感觉，直觉告诉她，
她可以把心里的话跟眼前这位大胡子叔叔分享，“而且，
我对它有种很熟悉的感觉，就好像它属于我似的。”这样
说会不会很失礼？

她居然用漂亮形容这支举世无双的精致长笛？珊

瑚摇摇头，有一瞬间她竟觉得江南和她的老师有几分相
似———不知道大胡子怎么说？
大胡子叔叔什么也不说，从墙壁上取下那支银色的

长笛，他直接递到江南面前，“呐！送给你了！”
送给她？价值八十多万的长笛就这么送给她？大

黄傻了，可他心眼机灵着呢！夺下那支长笛，他紧赶着
往江南怀里揣，“既然送给我们，我们就不客气了———江
南，快拿着。”
他倒是不吃亏啊！价值八十多万的长笛也敢拿，不

怕里面放着海洛因吗？

喜欢归喜欢，所谓无功不受禄，江南可不敢随意接
着，“我不要！这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要。”
大胡子叔叔也不强求，将长笛重新挂到墙壁上，他

坐到了琴行那架三角钢琴前，“你什么时候想要，再来拿
吧！”
他倒是大方———珊瑚盯着他，两眼乍现眼白，她白

了他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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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不置可否地站在那支银色长笛的下方，满眼全
是大胡子叔叔坐在钢琴前的画面。他开始弹奏黑白琴
键，十指跳动中演奏着曾经熟悉的曲子。

《错过》，那是他最后一场演奏会弹奏的曲目。珊瑚
记忆犹新，江南却一无所知。
她只是……只是本能地觉得这首曲子很熟悉，这幅

画面很熟悉，这个长着满脸胡子坐在钢琴前的男人很熟
悉。
眼泪，没有理由地流了下来。不是因为被曲子打

动，只因心的位置涌动着那份似曾相识的悲伤。
她抱着大黄递过来的那颗玻璃心，紧紧地抱着，心

的中央承载着心涌出的泪水。
透明的玻璃心被透明的泪盛满。

?　　　　　?　　　　　?

再次走到了这里，是江南毫无意识的举动。
她以为那天带着莫名其妙的泪离开了那家琴行，就

再也不会经过这里———她不爱哭的，在医院里那么艰难
的日子她都熬了过来，别的孩子因为病痛，因为孱弱，常
常哭天抢地，她总是望着这颗玻璃心，咬着唇紧闭上双
眼。她不哭，因为她的心……坏了。
可她听着大胡子叔叔的钢琴曲却莫名其妙地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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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脸的泪，更不知为什么，每天放学后，她明明有很多条
路可以回家，却偏偏无意识地走向这条能路过这家琴行
的路。
最难以理解的是，每每经过这里，她都已经看到那

支令她备感熟悉的银色长笛，可她又不走进去。甚至脚
步匆匆快速躲开这间店铺，像是生怕被里面的射线辐射
到似的。
她的怕不是没有原因的，每次经过这里，不知道是

心理因素还是什么，她的心都会毫无规律地乱跳起来。
让她以为自己每次都会病发倒地，每次却又安然度过。
今天也不例外吧！

还是这条路，还是匆忙的脚步，还是害怕被拖住的
步伐，不同的只是琴行里若隐若现的钢琴声如丝般扣住
了她的心。
站在离琴行正门几步远的地方，江南静静地感受着

钢琴里流动出的江南风。
和风让她的心维持在同一高度的时码线上，没有高

一点，也没有低一些，它锁在那个相等的水平线，慢慢
地，甚至是悠悠地散着步。
轻松回荡在心中，那种感觉有点像经历了漫长的思

念，就在你快死心的那一瞬间，见到了想念一生的爱人。
激情早已被岁月淬去，留下来的是久别重逢的感动，爱
与得到已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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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步随心而动，在江南不知不觉间挪到了钢琴
前———是大胡子叔叔———粗犷的络腮胡和柔情似水的
钢琴声相映成辉。
见到江南，大胡子的十指倏地停了下来，被吓得停

了下来。
他还记得这个女孩，怎么会忘呢？只一见到他这满

脸的大胡子，就被吓得热泪狂奔的女生，这辈子他也会
记得的。
是他这张布满胡子的脸看起来太凶，还是现在的女

生脆弱到不能看见原始动物？他抿嘴一笑，算是宽慰自
己。

“你来学长笛？我喊珊瑚接待你。”这里的老板是珊
瑚，他不过是琴行里的打工仔，教初学者（一般四岁左右
的小孩）学钢琴罢了。
江南站在他的身边，微微低着头，不看他却盯着黑

白琴键，“我不学长笛，我只是觉得你刚才的钢琴声中似
乎少了点什么。”

“长笛喽！”珊瑚靠着门，意兴阑珊地解释着，“这首
曲子原本是长笛和钢琴合奏的，少了长笛的部分，只剩
下钢琴声，听上去当然单薄了一点———你要学长笛吗？
等你学会这门乐器，就可以和钢琴声合二为一，相信到
那时候这首曲子就没有缺憾了。”

“再完美的演奏者也无法完美地诠释所演奏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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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大胡子不给面子地打破珊瑚的拉拢计划，他满脸胡
子已经够丑了，决不符合偶像的标准，麻烦她就别再拿
他当活招牌了。面前这女孩若是真喜欢长笛会主动进
来学的，若她不想，珊瑚就是使用黏合剂也无法把她黏
在这间琴行。
他的目光投向墙上那支银色长笛，它的主人究竟什

么时候才会出现，他也很想知道啊！
既然他都这么说了，珊瑚也不再卖力演出，指指琴

行里各种各样的乐器，“你随便看看吧！要是有喜欢的，
或者想学的乐器，就让他给你介绍，我先失陪了。”
她这就要回卧室继续睡她的大头觉，昨晚总是梦到

银色的长笛独步空中，径自演奏着缺少钢琴伴奏的曲
子，害得她根本没睡。

“睡觉、睡觉……”
“如果我学长笛，是你教我吗？”
呃？这是生意上门的前兆吗？珊瑚猛回头，视线在

墙上悬挂的那支银色长笛和江南之间打圈，“如果你坚
持要我教长笛，当然是没问题了———但你要知道，学长
笛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每天都得吹啊吹、吹啊吹。这种
吹当然跟吹牛不太相同，你一旦决定学习，就不能轻易
放弃，要不然……”

“我想用那支银色的长笛，行吗？”江南用梦幻般的
眼神望着那支闪着梦幻般光芒的银镀乐器，很认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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